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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剧感兴趣的人，不难发现这样
一个现象：近些年，话剧演出越来越多，
“话题剧”一波接一波，各地大小剧场数
量增加，观众的艺术视野也越来越开
阔。在这种整体繁荣的情势中，军旅话
剧也乘势而上，不时有口碑不错的作品
问世，有力弘扬了主旋律，发挥了强军
文化的战斗作用。与此同时，如何在热
潮迭起的演出市场中不被淹没，如何获
得艺术口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的认可，
如何突出军旅特色、艺术魅力、文化价
值，也是新时代军旅话剧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军旅话剧路在何方？纵观新中
国军旅话剧 7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中能
找到答案。

一、建构意义世界

艺术作品从不是单纯的娱乐，其承
载和表达的意义格外重要。军旅话剧
就是在对意义的追寻与坚守中形成了
自己的话语体系和风格特征。通过对
战争历史和军事斗争准备过程的真实
反映，借助感人的艺术形象确立正面价
值，弘扬主流精神，建构具有超越性的
意义世界，是中国当代军旅话剧一以贯
之的追求。

前十七年时期，军旅话剧在对革命
历史和部队现实生活的书写中，确立了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价值意
义，一开始便站在了引领价值导向的精
神高地。因为话剧艺术独特的现场鼓动
性，因为全国剧团的蓬勃发展，在文学艺
术为时代放歌的主旋律中，军旅话剧成
为了领唱者。一部优秀的军旅话剧作品
不但会在全军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中获
得荣誉，而且很快会被改编成电影作品
获得传播推广。譬如胡可的《战斗里成
长》、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陈其
通的《万水千山》、沈西蒙执笔的《霓虹灯
下的哨兵》等话剧作品，除了获得舞台演
出的成功，还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成为
舞台与银幕上共同的时代经典。而这些
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情怀、铁血精神、牺牲
精神，自然构成了军旅话剧的意义世界，
并成为引领时代精神的路标。

随后，无论是戏剧艺术变革呼声高
涨的 1980 年代，还是市场整体低迷的
1990 年代，抑或进入繁花竞放的 21 世
纪，军旅话剧始终坚持对正面价值的肯
定、对意义世界的建构。正是在此前提
下，军旅话剧的取材与艺术表达才彰显
出独特价值，在众多类型的话剧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二、强烈的问题意识

前十七年的军旅话剧形成了以典
型化为基本方法、以悲壮为美学风格、
以歌颂为情感基调的创作模式。这种
模式在特定时期起到了印证历史、歌颂
英雄、激励斗志、净化灵魂的作用，但随
着人们审美需求的多样化，同质化的人
物塑造和较为单一的颂歌模式渐渐显
出了自身的局限性。进入 1980年代，军
旅话剧从中心走向了边缘。如何突破
与创新，是困扰军旅话剧发展的难题。

上世纪 90年代后期直至 21世纪初
年，对“问题意识”的强调成为军旅话剧
突破艺术困境的法门，军旅话剧也得以
在话剧整体萧条的大背景下获得发
展。创作者不再墨守成规，开始着眼现
实军营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新质人物，
突破固有的颂歌模式。庞泽云、王承友
编剧的《炮震》和姚远、蒋晓勤、邓海南
编剧的《“厄尔尼诺”报告》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最具鲜明问题意识的作品。《炮
震》通过“神炮团”官兵文化水平、技术
能力与新型火炮不匹配的问题，反映了
科技兴军的时代主题。《“厄尔尼诺”报
告》则通过军门子弟在商品经济大潮冲
击下面临考验、甚至发生变质的故事，
批判了拜金主义对全社会的影响，尤其
是对军人价值观的腐蚀。

进入 21世纪，以王俭的《爱你不容
易》，姚远的《裁军进行时》，孟冰的《这是
最后的斗争》，王宏、李宝群、肖力的《兵
者，国之大事》等剧作为代表，军旅剧作
家怀揣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现实中
的种种矛盾问题作出了省察与思辨。

作为一部军旅话剧，《爱你不容易》
探讨了家庭关系的平衡、人的尊严意

识、两代人价值观念的差异等富于时代
感的问题。有意味的是，剧作不是以矛
盾的解决、而是以矛盾的开始作为结
局，将思索的空间留给了观众。
《裁军进行时》聚焦传统光荣、信念坚

定但观念保守、技术落后的某部队及其中
层干部群体，通过对他们面临裁军时心理
困境的分析，完成了对其精神成长的展
示。从不相信到抵触，从不甘心到接受，
在人物的精神成长过程中，国防现代化这
一宏大主题获得了具体生动的展现。作
品意在告诉人们：国防现代化不仅仅是武
器装备现代化，还需要人的思想观念的现
代化。在这一宏大主题下，剧作也提出了
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当军人经历了训练
场上的“苦”后，如果他转业到地方，他“能
干什么”？他的专长何在？这个问题是对
军人现实困境的深切理解，也是对军人牺
牲奉献精神的无声歌颂，更体现出贴近生
活的人文关怀。
《这是最后的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对

《“厄尔尼诺”报告》的回应。作品反映了
金钱利益对理想信念的腐蚀，提出了关
乎我们时代精神出路的尖锐问题。在讨
论了诸多社会问题、直面了剧中人的精
神危机后，“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
到明天”的歌声，传达的便既是一种忧患
又是一种力量。同样，《兵者，国之大事》
也是一部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现实主义
剧作。剧作聚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着眼纠治“和平积弊”，以强烈的忧患
意识暴露了“演习如演戏”的问题，在保
安全与练精兵两种观念的冲突中，表达
了深重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应当说，以上剧作中触及的部队现
实问题都非常尖锐，它们引起的广泛反
响让创作者们看到：军旅话剧对问题的
敏感和讨论，是另一种确立正面价值、
建构意义世界的有效方式。

三、寻求新的艺术生长点

反映时代、表现时代、呼应时代，是
艺术作品的共同课题，也是军旅话剧的
责任和使命。尤其当我们迈进了新时
代，置身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军旅话剧
更需要在弘扬自身优秀艺术传统的前提
下，寻求传播强军文化的新的生长点。
而在近几年的新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
军旅话剧的一些新的生长点与可能性。

首先，军旅话剧的情感表达越发深
刻，悲壮作为一种美学追求得到了全方

位的拓展和延伸。王宏、李宝群、肖力
创作于 2016年的《从湘江到遵义》就是
一部具有强烈悲壮美学追求的作品。
剧作取材于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
惨烈的牺牲虽然是舞台再现的历史事
实，却不是创作者表现的重点所在。创
作者是要在历史牺牲的基础上，探求信
仰、主义、观念问题。由此，自己为之牺
牲的革命理想是否实现——这个由那
些年轻的牺牲者发出的历史追问才格
外震撼人心。

除了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这部叙
述体话剧在艺术处理上也有大胆的创
新。作品时空跨度大，推进速度快，采
取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艺术手法，追
求再现与表现的结合。其中，历史人物
穿越生死界限的设计可谓神来之笔，让
历时性历史过程变成了共时性参与。
英烈灵魂参与当下的追问，让我们意识
到：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还在，在看，在
期待。这跨越生死的追问就是《从湘江
到遵义》极具深层次悲剧感的戏核，而
巧妙的时空处理对于深化主题无疑起
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青春叙事视角的加入有效增
强了军旅话剧的时代感。2019 年 5 月
起，一部军旅话剧新作《历史的天空》成
为热点，在军队和地方的演出中反响热
烈。作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戏剧
专业 2015级毕业大戏，话剧《历史的天
空》何以产生持续的热度？原因就在于
它的青春叙事视角。《历史的天空》选取
主人公梁大牙等人的青春时代，将他们
的革命选择与爱情选择作为聚焦点，简
洁、干脆、利落地突出了“青春”这个关
键词。除了戏剧冲突集中，青春视角的
好处还在于：第一，观众易于共情。因
为青春是观众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
过程，这一过程的共性便极易产生共情
效果；第二，年轻观众爱看。一般说来，
革命历史题材往往不太容易吸引年轻
观众，而年轻观众是军旅话剧迫切需要
争取和培养的受众群体。通过对悲剧
感的表现、对青春叙事视角的强化，军
旅话剧探索了一些新的艺术生长点，有
效发挥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进入新时代，军旅话剧面临新的发
展机遇和挑战。坚持建构意义世界、保
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继续寻求新的艺
术生长点，是军旅话剧引领风尚、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发挥文化战斗
力、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军旅话剧路在何方
■谷海慧

2019 年 6 月 1 日，原创话剧 《马
背摇篮》 在北京国安剧场成功公演，
一段动人的历史被舞台灯光倏然照
亮。

1945年 6月 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
在延安城北枣园川南面、靠近党中央
机关的小矾沟诞生。在战时特殊的环
境下，延安第二保育院承担起保护和
抚养革命后代的重任。1946 年 11 月，
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求，延安第二保育
院全体人员带着 136 名孩子告别延安，
踏上了辗转三千里的漫漫征途，历时
两年零十个月，把所有孩子全部安全
地带到目的地。一列长长的骡马队伍
行进在陕北高原上，每头牲口的背上
驮着两个小木床，孩子睡在小床里，
盖得暖暖和和的，“马背摇篮”的称谓
由此而来。

话剧 《马背摇篮》 通过话剧这种
综合性的艺术呈现形式，带领观众重
温那段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该剧由
桂莹、杨和平担任总导演，军旅作曲
家董京安担任音乐总监，张宇博、军
旅作家刘巍担任编剧，由徐晟和张晓
军分别担任导演和副导演。演员来自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北京曲剧团、中
央戏剧学院等专业院团及单位。剧
中，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前身为延安
第二保育院）的 72名幼儿和 10名教师
本色出演，凸显了红色基因传承的现
实意义。军旅作家刘巍谈及创作时
说：“剧本的写作本着既还原历史又升
华剧情的原则，以史实为依据，合理
地进行了再度的创作加工。在时间和
空间的交错中，我想表达的是延安第
二保育院幼教工作者带来的关爱、温
暖和希望。在那样的长途跋涉中，他
们牺牲了自己，保全了孩子。这是一
种勇于奉献、甘于寂寞、自觉付出、
崇高博大的红色基因，它不仅适用于
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更应该代代相
传，持续传承和弘扬下去。”

舞台上大幕开启的一瞬，独具魅
力的腰鼓表演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朴
素而豪放的特质，远去的红色记忆从
历史纵深处延宕开来。话剧《马背摇
篮》按照时间顺序，根据延安第二保
育院真实的历史事件设置分幕内容，
由《挥别延安》《踏上征途》《驻扎柳
林》《抢渡汾河》《翻越雪山》《尾声》
等章节构成。

舞台上，暖色调的光晕照在一位
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上，作为这次战略
转移的亲身经历者，他深情的讲述与
大幕上出现的小孩手绘画，将观众带
入延安第二保育院的远征剧情。在整
部剧中，“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
孩子也要在”的豪迈誓言贯穿始终，
每一幕剧都精心遴选了典型的场景。
在《挥别延安》中，为了安抚烈士遗
孤“小调皮”，张嫂抱病上路。大撤
离在即，359 旅干事陈京生与女儿小
妮只能进行短暂的温情相伴。出征前
他与妻子、保教科科长赵淑平浪漫告
别。这段内容真实再现了当时官兵们
与家人分别的场景。在 《尾声》 中，
队伍顺利到达北平，保育员按照花名
册，将孩子们完整地送归到父母家人
身边，而陈京生却已经牺牲，没有履
行分别时要迎接赵淑平和小妮的承
诺。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光荣
地完成了护送革命后代的使命，为新
中国的建设保留下充满希望的“红色
火种”。

演出过程中，很多观众都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话剧《马背摇篮》的成
功之处在于，创作团队能够深刻理解
红色文化，准确把握革命精神，在艺
术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探索。在长
达两年零十个月的远征历程中，选取
了挥别延安、东渡黄河、柳林镇休
整、夜渡汾河、爬越绵山等典型历史

事件，通过老人回忆讲述时的隔空对
话，凸显出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人员
与孩子们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厚
感情；通过塑造张嫂、小李子、赵淑
平、小妮、小调皮等主要人物形象，
让观众看到了当年延安第二保育院远
征过程中的人物群像。全体工作人员
的牺牲奉献精神、孩子们在经历战火
后从调皮到懂事的转变等都因情感真
实而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为了高品质
高水准呈现历史环境和背景，该剧在
音乐上融合了陕北民族音乐元素，舞
台设计上采用桥梁、红灯笼等立体式
道具进行场景布置，背景墙上采用真
实度极高的投影，使延安第二保育院
革命旧址、黄河、汾河、绵山等物象
更加真实可感，再通过声光雾的氛围
呈现，打造出了夜雨滂沱、大雪纷
飞、枪炮紧促等视听觉体验。

话剧《马背摇篮》精彩还原了厚重
的红色历史。特别是，主创团队始终保
持了严谨的历史态度，他们多次前往延
安等地现地采风，对剧本进行精雕细
琢，力求历史细节的真实。峥嵘岁月里
的红色记忆蕴含着恒久的艺术魅力，有
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和人物，既是军旅
话剧可以持续挖掘的题材富矿，也为当
下的观众提供继续前行的经验和丰厚的
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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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当进藏先遣连入藏之
际，阿里的乡亲们还没有听说过“解
放军”，当时把解放军翻译成“夏
保”，即朋友之意。“金珠玛米”是后
来对解放军的称谓，意为“大军”。

当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
脉、孤军进藏的壮举，无疑是一首感
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记得，当我二十年前在叶尔羌城
的晨曦中走过“零公里”这个路标，
前往阿里采访时，车轮刚刚启动，我
就感到了一种近乎仪式般的神圣感。

我似乎听到了某种召唤。浑身的
血液像被传说中的英雄之火、血性之
火点燃了。我听到了壮烈、悲怆的长
歌，它一直萦绕在那片辽阔的高原
上，回响在时间的深处。

它听起来如此像一个传说，但它
是真实的。一个连队的故事能够在高
原成为传说，证明它已是高原的一部
分，是一缕永存的英雄的精魂。

我踏上的是一条寻觅英雄的曲折
之路。我想解开一个谜：69年前，一
支孤军深入藏北数千华里，在补给线
中断的半年时间里，他们是如何战胜
世界屋脊险恶的自然环境、求得生存
的？他们又是如何承受近一半战友因
疾病、饥饿而牺牲的巨大悲痛的？他
们战胜自我和恶劣环境的极限到底在
哪里？

我执意要踏上“天路”，翻越莽莽

昆仑的冰山达坂，深入雄阔阿里的雪
山荒原，越过时光的千碍万障，去寻
觅英雄。我决心已定，毅然前往。

阿里地区地广人稀，吉普车从一
个毡帐到另一个毡帐常常需要半天，
甚至一天。

牦牛拉着帐篷，人们骑着矮壮的
藏马，赶着羊群，唱着流传千年的民
歌，自由地游走在这阔天阔地里。虽
然说法在细节上有些差异，但很多人
都能讲起先遣连“夏保”的故事。无
论讲起这些故事的人当时是喝着酥油
茶，还是喝着青稞酒，都会因激动而
把黝黑的脸涨成黑红色。然后他们让
自己慢慢平静，再然后以传唱《格萨
尔王传》一样肃穆、庄重的神情，向
我娓娓道来。每讲到动人之处，他们
会仰起脸来，灌下一大口酥油茶或青
稞酒，以抑制自己的情感。抑制不住
的，就让眼泪毫不掩饰地流出来。

有位叫扎西的老人已经很老了，
他说不清自己的岁数，只知道“夏
保”刚到高原时，自己已活了很多
年。讲到英雄们的壮举时，他会泣不
成声，与我抱头痛哭。最后，他说：
“他们都会进入天国的，他们都会，即
使不用超度也会进入，因为他们是英
雄啊。”

无论扎西老人游牧到何处，他每
年至少会返回扎麻芒堡一次。他会去
那废弃的营地转转，在那已被迁走的
墓地旁，有他专为英雄们设置的玛尼
堆。

我永不能忘记他那黑色的、沟壑
纵横的、有如古树皮一般的皮肤，凌
乱的白发和浊泪滚落的双眼，以及他

嘶哑的嚎啕痛哭之声，还有他努力计
算自己年纪、最终却没有答案的孩童
般的神情。

我对这种源自灵魂和血脉的对英
雄的敬重和热爱感到震撼。这正如扎
西老人告诉我的：“不做雄鹰的人不知
道天空的高度，不爱英雄的民族不会
英雄辈出。”

这次寻觅之旅使我感受到了英雄
故事的魅力，它如此感人，如此有力
量。而我首先要完成的是真实地再现
那一切。我不得不一边拍打着历史书
页上的尘灰，从简略的记叙中搜寻出
那被省略、从而被人遗忘的往事。

1998 年，我还是名少尉军官，有
机会在西北边防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
采风和采访。当年 10 月，走到阿里，
我听到了先遣连的传说。然后我走进
了阿里军分区史馆。我惊喜地发现，
军分区收集了大量先遣连的史料、遗
物和照片，并用连环画的方式重现了
先遣连史诗般的进军历程。

其后，我又两次前往阿里采访。
每次到阿里，我都会去狮泉河烈士陵
园，瞻仰和祭拜英雄们。陵园建在一
面寸草不生的山坡上。奇怪的是，在
烈士们的纪念碑周围，却丛生着茂盛
的红柳，红柳花像火一样开放着。我
感觉到了，那就是真实，它像火一样
炙烤着我的心；我也感觉到了，那就
是真实的生命力，它不论在怎样的环
境下，都会顽强地生长。

1999 年，我写出了 《祭奠阿里》
的初稿，但总觉得不满意。我又在新
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寻访了部
分幸存的先遣连老兵。2007 年，我又

利用到阿里代职的机会，再次对进藏
先遣连的史料进行了搜集，完成这些
补充采访后，对书稿进行了重写。在
发表前夕，我再次细览了拙作，对部
分当年使用的词句进行了修改，它便
有了如今的样子。

在写完这本书后，有出版社曾准
备出版，已完成编辑工作，但因为各
种原因，终未能成。我后来回去写小
说了，一摞稿纸放在那里，再也没有
去管。它也就成了一部尘封之作，一
晃，二十年已过。我从少尉时采访，
到离开军队，成为一名退役老兵，长
篇非虚构作品《祭奠阿里》才得以在
2019 年 《收获·长篇专号》上以如此
庄重的面目发表，令我不胜唏嘘，也
尤为激动。

我认为，进藏先遣连辉煌的进
军，以及进军途中所经历的一切，是
人类精神世界中最坚硬的部分，我们
理应对此心怀敬意。我们可以从他们
身上学到人在面临绝境时，如何倾尽
全部的力量和智慧来守护责任和荣
誉。

现在，《祭奠阿里》的发表，让我
有了一个祭奠英雄的机会。我想再回
阿里，带着这本书去祭奠英雄……

寻觅英雄的精魂
■卢一萍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